
这条路，我走过很多很多遍。最初

是 夏 天 ，一 路 上 ，被 路 两 边 的 红 柳 吸

引。红柳都是粉色的，蜂拥挤挨在路

边。后来，又陆续去了几次，是秋天，路

边芨芨草是黄色的，像漫无边际、迎风

飘扬的狗尾巴草。再后来，去看过几回

向日葵，繁盛的向日葵花海，麻雀在阳

光下成群地掠过，途中经过大片褐红色

的植物，虽叫不上名字，却生长在荒野

里蓬勃而热烈，同样让人感受到生命的

悸动和张扬。

这次，是和文化馆的人一起去听

宝卷。

冬天里，红柳成团，像一片片褚红

色云彩落在了路两边，铺排开去，让人

依然能够感受它们曾经的多彩。红云

散尽的时候，车子来到了村道上，直抵

新城镇政府，即将驶到时，车头一拐进

了一个建制村。熟悉的场景，让我想起

向日葵花海，想起阳光下飞掠而过的麻

雀群，原来，唱卷的李义广老人的家，就

在向日葵花海的正对面。

老人们已经在村道上等待了。进

到院中，阳光斜斜地晒在北墙上，门前

几个小凳闲散地放着，还是他们刚刚晒

太阳闲聊的状态。进到屋里，两个长沙

发围着一个长条茶几，倒是一个唱卷的

好地方。北墙边上，占据了三分之二的

地方，是一个自制的土暖气，屋里暖和

得像阳春三月。

老人们挤挤挨挨地进屋，在沙发边

上坐下来。女主人们搬了凳子进来，都

坐定后，老人们开始唱卷了。

唱的是河西宝卷中的《黄氏女宝卷》。

一卷唱下来，屋内肃静。主唱的是

82 岁的李义广和 66 岁的毛学智，两人

是师徒，分别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嘉峪宝卷》第五代、第六代代表性传

承人。两人的妻子是唱和人，间或简单

伴奏。另有一个老人进行二胡伴奏。

李义广老人浓长的眉毛斜挂在眼睛上

方，若有沉思，唱诵中，他双目微闭，手

中动作辅助念唱，似一介老学究。宝卷

似乎被唱活了，屋里的年轻人活跃起

来 ，纷 纷 学 唱 ，李 义 广 老 人 耐 心 指 点

着。眼前的几个唱卷传承人让人觉得

十分稀罕，而他们手中的宝卷，以及我

们能收集到的宝卷也甚是宝贵。

在嘉峪关流传的宝卷有《康熙宝

卷》《乾隆宝卷》《黄氏女宝卷》《白马宝

卷》《江流生宝卷》《方氏宝卷》《鹦哥宝

卷》等，流传下来的唱调有平调、哭五更

等。嘉峪宝卷是河西宝卷的重要组成

部分，于 2017 年被列入第四批甘肃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

年来，嘉峪关市文化馆编印了《嘉峪宝

卷》培训教材，举办了《嘉峪宝卷》民间

文学传承实践传习培训班。代表性传

承人李义广、毛学智和传承人张学明分

别对《嘉峪宝卷》的曲牌曲调及唱法等

进行演示，市民艺术学校音乐老师进行

曲谱讲解，起到了很好的交流沟通、传

承实践和延续发展的作用。

听卷出来，在回程的路上，我被满

目的冬之树木所吸引，以前从来没有发

现过严冬中的树木也有着如此的魅力，

犹如李义广老人凝重深邃的眼眸与浓

重深长的眉毛，让人过目不忘。一排排

枯冬的树木，一定能迎来春天的希望。

如何通过为听卷人唱卷的方式将技艺

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车行进中，文化馆的同志向我们透

露说，以闫桂珍助学义举的感人事迹为

蓝本的新宝卷正在改编，还将进行《嘉

峪宝卷》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等活

动。不久的将来，希望公园、社区、家

庭、院落、田间、地头，再次传唱出河西

宝卷以及各种新的宝卷，这不仅是一种

新兴的娱乐方式，更是一种理念和文化

的传承与传播。

这条路，还有很多人会走，还要走

很多很多遍。我似乎又看到了路两边

的红柳、一望无际的芨芨草、麻雀群在

阳光中掠过的向日葵花海、遍布乡村戈

壁的褐红色植物，以及那蓬勃生长的庄

稼、玉米和白杨树。当更多的人再次前

行在浓荫蔽日的乡村道路上时，我们应

该也是一群新的传唱人了。

□□ 宋海霞宋海霞

在河西听宝卷在河西听宝卷

河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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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的玉米占据了大半土地

一排排的方阵好似威武的大将军

收割机的轰鸣唱出了农民心中的

甜蜜

玉米的清香已嵌入我的心里

我剥开玉米秆的果粒取出金黄的

童心

一个个鲜活的小精灵被聚在一起

小家伙们正在享受太阳的沐浴

一声声欢快的童声又在我的耳边

响起

“哎呀，哎呀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

□ 郑 勰

玉米精灵

霄岭云寒，霜崖路杳，千寻岳立长

空。陇右仙山，崇深树古岩重。婀娜

一夜琼英舞，遍峦峤、无限空蒙。恍南

村，烟锁昆仑，海涌方蓬。

瑶林玉阙神龙隐，独佛台嵋峈，焕

绮花淞。静砌灵阶，冰谷银屋玲珑。

昊天不许雄姿老，将娥妆、裁赐鸡峰。

满成川，极目嘉祥，雪兆年丰。

□ 唐秀宁

高阳台·鸡峰雪韵

最开始发现它们是在村口的光杈

子树上。那些白杨树，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栽在那里，是何人所栽不得而知。但

这些鸟，一群一群地从树枝上飞向天

空，又从天空盘旋一阵，绕着村庄飞上

一圈，又会落到树枝上。

冬天，天气有些阴冷，或许这些鸟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身体的热

量。而一场雪后，鸟们似乎更加频繁地

如此。它们盘旋着，也在寻找着食物。

正是在高空中，它们发现了谁家摊晒在

院子里的麦子，那棕黄的色调，它们再

熟悉不过。虽然隔着上百米的高空，它

们似乎也闻到了麦子的香味。这味道，

它们在夏天的时候，已经闻得太多了，

那时，它们就站在麦秆上，风吹过，身体

随着麦秆一下下地摆动。但是，没过多

久，农人们就来收割麦子了，它们便扑

棱棱地一起飞走了，飞到邻近的地边的

树上去了。等着农人们走了，它们又飞

回到那些麦子的身旁，啄食着那些麦

粒。最后，那些麦子被农人们运走，它

们就在地里找食洒落下的麦粒。等地

里的麦粒啄食完，或一些麦粒已经受潮

而胀破，又生发出一些麦苗来时，鸟们

便停止了对麦地里溜出来麦粒的啄食，

转而飞向村庄或打谷场。

麦子打完，晾晒麦子的时节，也是

鸟们最欢喜的。它们会想方设法靠近

晒场。那些麦子有的是被晒在人家的

院子里，有的被晒在打谷场上。

麦子成熟的季节，也是杏子成熟的

时节。这些酸甜的果子，也是鸟们最喜

欢的。它们在麦田里吃够了，会飞到果

园里偷食这些果子。有时，它们也会啄

出杏子里的虫子，既品尝了果味，还吃

到鲜美的蛋白质。紧接着是苹果、梨子

的成熟季节，它们仍钻进果林，将这些

苹果、梨子啄出几个探洞。

对 于 鸟 们 来 说 ，冬 天 是 最 难 熬

的。不过，在北方的冬天还有一种没

有被收的天然果实，沙枣。那些红嘟

嘟的沙枣，挂满枝头，在冬日的阳光下

显得格外耀眼。这当然引起了鸟们的

注 意 ，它 们 钻 进 沙 枣 树 里 ，选 择 好 位

置，找准目标就是一阵啄食。实际上，

这些沙枣不光是鸟们的偏好，也是我

们这些小孩子的偏好。我们会时常爬

上树去摘，但爬上去才发现好多已被

鸟们啄食成空壳。

当雪再次落下，包括那些沙枣也所

剩无几的时候，鸟们会不顾危险地跑到

院子里支起的箩筐下找食麦粒……数

年之后，已没人再做一个拉线支起的箩

筐捕捉它们了，而是友好地为它们在树

林里搭建木制小屋，还为它们设置专门

食物投置点。

如今，村庄的天空仍然是一片吵吵

嚷嚷的天空，那片天空充满了生命的活

力，那些鸟儿们，它们飞翔、啁啾、觅食，

让村庄沉浸于无尽的想象和充实的满

足中……

□ 万有文

村庄里的鸟
城廓里，千年的陶片

多少锈迹的手

抚摸过它

坐在城墙的垛子上

我，像只倒立的古罐

昭示无声

足音，再次敲醒一段历史

鹰翅，斜插的天空

一株芨芨草在西风里

诉说，触及不透的往事

□ 张 军

黑水国遗址

站在古燕原（现庆阳宁县春荣塬）

的塬畔上俯瞰湘乐镇，街道、商铺、房

屋和错综的巷道、不太高的楼、车辆、

行人、摊贩……在不甚开阔的川地上

布排开来，越往镇中心越紧凑，向外扩

散时，建筑物逐渐稀落成不连续的点

状，直至平整的田地出现，过路车辆拐

进沟谷消失于苍茫中。

乡 镇 是 现 代 的 ，但 河 道 是 古 老

的 ，河 道 两 边 被 古 老 子 午 岭 支 脉 夹

持 的 川 地 是 古 老 的 ，与 河 道 并 行 的

被 几 朝 几 代 的 人 、马 蹄 、车 轱 辘 碾 踏

过 的 道 路 是 古 老 的 ，西 北 角 台 地 上

的 塔 是 古 老 的 ，镇 上 残 存 的 城 墙 是

古老的……

《宁州志》记述：“……燕太子丹为

质 于 此 ，后 魏 晋 曾 置 燕 州 ，本 汉 襄 乐

（今 湘 乐）地 ，号 南 山（南 山 顶 即 春 荣

塬，也叫九岘塬）为燕原。”

古城的古气，最先是一个剃头老

人带给我的。在宁州九龙川，来来去

去二十多年间，见老人在湘乐街道边

给人剃头。围着他的，是一桶清水、几

个热水瓶、一个放脸盆的高凳，几只坐

闲 人 或 客 人 的 矮 凳 …… 一 把 靠 背 椅

上，刚剃完头的熟客铮亮的脑袋被热

腾腾的毛巾一抹，阳光穿透蒸汽，亮晶

晶，雾蒙蒙，悬在头顶久久不散。老人

用手指将剃刀上的发渣抹去，正面一

抹，反面一抹，向地上一甩，举起向刀

锋吹一口气，眯着眼睛，仿佛听到刃子

在风中嗡鸣。

一拨拨熟客的发茬从黑黑的，剃

到 灰 灰 的 、白 白 的 。 剃 刀 钝 了 可 以

再 磨 ，而 老 人 ，被 磨 了 又 磨 的 剃 刀 剃

老了。

离开剃头摊子，拐进一条向北上

坡 的 岔 路 ，就 看 见 古 意 的 物 证 ——

宋塔。

宋塔在，审美气质就在。即使在

古边陲之地湘乐，亦不例外。

它 是 六 边 形 的 ，22 米 高 的 七 层

楼 阁 式 塔 身 越 向 上 越 收 紧 ，每 面 的

五 朵 斗 拱 收 至 第 六 层 ，只 剩 斗 拱 三

朵 。 各 层 先 挑 出 塔 檐 ，檐 下 又 挑 出

双 抄 斗 拱 和 雀 替 ，布 排 繁 复 密 集 ，却

不 显 沉 闷 。 第 二 和 第 三 层 ，又 造 出

平 坐 与 栏 杆 ，平 坐 下 毫 不 马 虎 ，同 样

做 成 双 抄 斗 拱 。 各 层 若 未 辟 真 门

洞 ，则 雕 板 门 和 直 棂 窗 、菱 格 窗 、花

瓣 窗 、点 孔 窗 ，在 塔 下 观 望 ，仿 佛 看

到 板 门 两 页 门 扇 半 开 半 合 ，似 有 眼

睛 隐 在 窗 后 窥 看 。 除 了 一 层 较 高 的

塔 身 以 素 面 示 人 ，其 余 各 层 塔 面 被

真 门 、板 门 、棂 窗 、格 窗 、纹 饰 占 满 ，

很 少 看 到 成 块 的 素 墙 ，古 代 的 匠 人

们 像 铆 足 了 精 神 要 将 自 己 的 手 艺 展

示 出 来 ，功 夫 活 儿 、机 灵 活 儿 、巧 活

儿全抖搂出来……

若建筑也有节奏感，那么，眼前的

宋塔，是快板，在急促中有跳音，拉出

两个小跳，缓缓收拢，仿佛在激越的情

绪起伏间，一只温柔的手抚在肩上，将

心澜平复。

远远望见这塔，我心里就开始嘀

咕：它难道是砖塔吗？它难道不是木

塔吗？

直 至 塔 下 ，我 使 劲 仰 着 头 ，还 在

嘀 咕 ：砖 头 怎 么 能 铺 排 得 这 样 层 次

繁 复 ？ 砖 头 怎 么 会 仿 出 那 么 真 实 的

短 椽 和 长 椽 ？ 砖 头 怎 么 排 出 细 致 的

直 棂 、菱 格 和 仿 真 的 门 扇 ？ 半 掩 的

门 扇 上 面 ，雕 花 的 门 簪 也 是 砖 头 质

地吗？

答案陈列在云天之下。一尊宋代

砖塔锥立于此，不容置疑。

不 容 置 疑 的 还 有 大 宋 的 文 化 气

质。经历了晚唐的离乱和五代十国的

动荡，到了大宋，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典

雅精致造了极，市井文化的烟火气与

鲜活气登了峰，这古代边陲荒远之地

的一座古塔，就是一个明证。

□ 郑晓红

古燕原下的宋塔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吟诵

杜甫的这两句诗时，我正站在临泽县倪

家营镇一个叫南台子村的村口。冻云

叆叇，雪花逡巡低徊。远眺祁连山，那

里，千年的云岫苍古静穆，任雪一层一

层抚过岁月的沧桑。

雪如柳絮漫天，又似梨花缤纷，让

远 远 近 近 的 人 家 都 变 成 了 烟 雾 般 的

梦。终于看见了矗立在昏黄天穹下的

七彩丘陵。那些丘陵，当地人称它为丹

霞山。

丹霞是纯自然的产物。由于青藏

高原的造山运动，大地隆起，出现了“色

如渥丹，灿若明霞”的地貌，而后被人发

现，成为地质家族的奇观。

雪飘飘摇摇，纷纷扬扬，披洒在丹

霞山嶙峋的石岩上，宛若织着轻纱般

的礼服，或留白或缠绕在其上，勾勒出

丹 霞 凸 凹 起 伏 的 柔 曼 曲 线 。 风 吟 雪

舞，丹霞山仿佛御风而行，在即将隐入

到白茫茫的云层时，留下一个袅袅婷

婷的背影。

沿着蜿蜒的山路缓步而上，人恍若

就骑乘在一条巨大的色彩缤纷的热带

鱼身上。灰白色、丹红色、米黄色、墨绿

色、黛青色、暗褐色、土黄色，一缕缕、一

行行描画着绮丽的山脊，又连缀成色彩

斑斓的河流。徜徉独行，看不见觅食的

鸟雀，也听不到冷雁声声，迷蒙中让人

恍惚走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苍茫而又

空寂。天地间尽是无羁的雪，簌簌作

响，无拘无束任意飘落。恍若它们要将

那些隐匿了很久的深情话语，一句一句

呢喃在丹霞山的耳畔，叙说一个地老天

荒的故事。这让独行其间的我，有了一

种恍惚之感，说不清眼前演绎的究竟是

一段旧传说，还是缔造着一章新童话？

登上四号观景台时，暮色已汲汲漫

漫而来。天空更低了一些，琼玉般的雪

映亮整个丘陵。静伫。凝视。看吧，漫

天雪花，在山的道道褶皱里，翻飞着层

层叠叠的罗裙，浅紫色、淡朱色、沙米

色、水墨色、天青色、灰褐色……条条色

带随着丘陵的起伏而上下，又像一条波

澜不息的河。轻重不一的错落着色，和

着北风击打的拍子，胡笳的乐音就从那

些掩藏的岁月里流淌了出来。风雪里，

丘陵已不再是丘陵，每一道纹脉，每一

个层次都像浴雪而生的精灵。时而化

身为柔婉飘逸的魏晋杂舞者，时而又演

绎着汉唐豪迈自由的巴渝舞。风啸啸，

雪茫茫。琵琶铮铮，羌笛幽咽。如泣如

诉，缠绵悱恻间，蓦地升腾起翩翩大漠

飞天，舞姿刚劲而又妩媚，让山丘瞬间

散发出超然世外、天人合一的迷醉气

息，顺着白雪飞落的印记延绵不断地流

向远方，消散进不远处的祁连山。在光

影的变幻里，衣袂飘飘的七彩丘陵，将

落雪丹霞的袅娜多姿渲染到了极致。

鸟雀无声，寒鸦不噪。在皑皑白雪

覆盖着的祁连山的映衬里，我安享着丹

霞落雪独有的苍凉和风情，开始构想被

造化打翻了巨大彩色染料盒后，女娲是

如何独具匠心地挥洒晕染，精心绘就了

她笔下的七彩神话。

雪愈发地紧了起来。远处村庄的

灯次第亮了起来，像一颗颗闪着光的钻

石，牵连着羽翼纷飞的雪，织就一层锦

缎，把丹霞像婴孩一样轻轻裹起来，缓

缓送进雪夜的怀抱。不远处，祁连山展

开臂膀，把白了的头又往上挺了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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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